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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论清真词者都赞赏其“思力”。古者如周

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里面评论清真词，曰：“美

成思力，独绝千古”[1](P1632)；近者如叶嘉莹在《唐宋

词名家论稿》一书中论周邦彦词：“顾曲周郎赋笔

新，惯于勾勒见清真。不矜感发矜思力，结北开南

是此人”。[2](P158) 周邦彦词的“思力”之妙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其词中的“时空转换”。“时空转换”，原

本是量子力学中的概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时光

穿梭，回到过去或者进入未来。本文中这一概念

的含义是指词中叙写的场景在过去、现在、将来之

间的变化①。这一手法的运用并非始于周邦彦，大

致说来：柳永之前的词人和稍后的苏轼、黄庭坚，

他们词中已经运用了“时空转换”，但比较简单，一

般是“今 - 昔”、“昔 - 今”两种模式，后者多一些，

都是以过去时光的美好来衬托现时生活的悲凉，

且转换处多有标志性的词语如 “记得”、“却忆”、

“如今”、“此度”等；柳永、秦观词中的“时空转换”

多是“顺叙转换”，即词中叙写情境按照时间先后

顺序进行，也有一些词作的“时空转换”较为复杂，

出现了两三次的转换，而且他们词中的转换开始

不再借助标志性的词语，而趋于“暗转”。周邦彦

是北宋集大成的词人，清真词中的“时空转换”吸

收了前人的经验而有长足的发展。

一、清真词“时空转换”的特点

与前人相比，清真词中的“时空转换”无论是

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北宋词的高峰。以下分别

加以论述。

（一）“时空转换”数量之繁多

《清真集》共有词作 186 首，数量上并不是十

分多，但是在这一百多首词中涉及“时空转换”的

有 60 首之多，大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周邦彦之

前的词人，如欧阳修、晏几道、苏轼、黄庭坚等人现

存的词作数量都超过周邦彦，但他们词作中“时空

转换”运用得较少。因此，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

来说，清真词中“时空转换”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是

空前的。

再者，周邦彦之前的词人最常运用“昔—今”

和“今—昔”两种较为简单的转换模式。虽然柳

永和秦观的词作中“时空转换”的次数较多，有的

达到了三次，但这样的作品只是极个别的情况。

清真词中“时空转换”次数更多，而且这样的词作

数量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者当是《瑞龙吟》（章

台路），全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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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

愔坊曲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

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

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

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

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

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

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

断肠院落，一帘风絮。① 

此词分为三片，为双拽头。第一片为作者旧

地重游，写现在所见之景象，桃花燕子依旧进而引

起了对故人的追思；第二片便以“黯凝伫”带入

对过去的回忆，词人回忆以前同一位女子初见的

情形；“前度刘郎”开始到“身价如故”是写重游所

见：之前相好的女子已经不在了，只剩下“旧家秋

娘”还“身价如故”，这是由过去回到了当下；“知谁

伴”开始，作者又开始想象心中挂念的女子现在的

生活情状；“事与孤鸿去”一句，作者结束这段过往

情史掀起的情感涟漪，回到现时。“归骑晚”以下

的内容写作者怀着失望的心情骑着马回去，此时

与词人相伴的唯有雨打池塘、风卷柳絮。据此，词

中“时空转换”有四次之多，作者的情思在现在和

过去之间相互交错。

前人往往只注意到清真词长调的结构巧妙，

其实周邦彦的令词中也有这样“时空转换”错综

复杂、精心结撰的作品。如以下这首《玉楼春》：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

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    烟中列

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

云，情似雨余黏地絮。

此词虽小，然其时空之转换却不简单：上片

首句中“桃溪”既是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

典故，也是写实，时间当是春天，这是写过去。次

句以“藕”谐音“偶”，以秋藕断绝难以续接比喻分

离带来的惋惜和遗憾。“秋藕”表明在秋天，当是

现在。第三句回忆当时在“赤阑桥”与那位女子

约会的情景。关于“赤阑桥”，俞平伯曾引顾况、温

庭筠、韩偓等人诗词，说明“赤阑桥”同杨柳和春

水相连，[3](P163-166) 故此句叙写的时间仍是春天，这

同首句相照应，说的都是过去和女子的遇合；第

四句讲作者今天旧地重游的心境，黄叶路表明在

秋天，仍是现在，与第二句相呼应。短短四句中，

时间一句一换，每两句都是今昔对比。下阕主要

抒发这次今、昔回忆带来的人生感悟。令词写成

这样，足见周邦彦词笔之妙。

当然，清真词中“时空转换”次数繁多的作品

并非仅有以上两首，其他词作，慢词如《应长天》

（条风布暖）、《兰陵王》（柳阴直）、《花犯》（粉墙低）、

《锁阳台》（花扑鞭鞘）；令词如《点绛唇》（辽鹤

归来）、《迎春乐》（清池小圃开云屋）等皆是此类。

（二）“时空转换”模式之丰富

周邦彦之前的词人运用“时空转换”多是今、

昔之间，柳永、秦观也只是在个别慢词里面发展了

新的模式。清真词中的“时空转换”模式却是多

种多样的，不仅继承了前人，而且有新的发明。笔

者将清真词里的“时空转换”模式总结如下，从简

单到复杂论述之。

1、“昔 - 今”顺叙模式

这一种模式是指词作中的场景按照时间先后

顺序写来，从过去写到现在。按着叙写时间跨度

的长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时间跨度不大，一般

在一天之内。大多数词人喜爱描写第一天黄昏到

第二天黎明这一段时间的过渡。柳永最为擅长这

一方式的转换，周邦彦受柳词影响甚大，清真词中

这样的转换方式不在少数，据笔者统计有 11 首之

多，其中佳作如《夜游宫》（叶下斜阳照水）、《氐州

第一》（波落寒汀）、《瑞鹤仙》（悄郊原带郭）、《虞

美人》（纤帘小雨池塘遍）等。姑且以《氐州第一》

为例：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遥看数点帆小。乱

叶翻鸦，惊风破雁，天角孤云缥缈。官柳萧疏，

甚尚挂、微微残照。景物关情，川途换目，顿

来催老。    渐解狂朋欢意少。奈犹被、思牵

情绕。座上琴心，机中锦字，最觉萦怀抱。也

知人、悬望久，蔷薇谢、归来一笑。欲梦高唐，

未成眠、霜空已晓。

此词上片叙写自己行舟一路所见景象，乃是

一幅绝妙的深秋黄昏行旅图；下片抒情，时间从

傍晚延续到了晚上，以至于作者一夜无眠直至“霜

空已晓”。全词按照时间先后叙写过来，有条不紊，

放入柳永词中几可乱真。

①本文所引《清真词》以及相关数量的统计均根据孙虹校注《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下不出注。



121

第二类时间跨度较长，从对往昔的回忆写到

当下，以今昔对比来说明今不如昔，昔日的生活越

美好就越能够衬托出现时的悲凉，由此来抒发词

人现时的感慨和忧伤。这种叙写方式在周邦彦之

前的词人作品中已经大量运用，清真词中共有 7

首，如《华胥引》（川原澄映）、《大酺》（对宿烟收）等。

2、“今 - 昔”倒叙模式

这种叙写方式是周邦彦之前的词人运用最为

普遍的。同“昔 - 今”顺叙模式一样，也是用昔日

美好的生活衬托现时的孤凄悲凉，但此一模式是

先摹写现时，转而思绪飘回过去，展现出诗人对过

去的追忆和留恋。清真词中运用这一叙写方式的

词作有19首，如《浪淘沙慢》（晓阴重）、《庆春宫》（云

接平冈）、《夜飞鹊》（河桥送人处）等。以《庆春宫》

为例：

    云接平冈，山围寒野，路回渐转孤城。衰柳

啼鸦，惊风驱雁，动人一片秋声。倦途休驾，

淡烟里，微茫见星。尘埃憔悴，生怕黄昏，离

思牵萦。      华堂旧日逢迎，花艳参差，香雾

飘零。弦管当头，偏怜娇凤，夜深簧暖笙清。

眼波传意，恨密约，匆匆未成。许多烦恼，只

为当时，一晌留情。

上片叙写深秋黄昏，行走在路途上的作者已

经疲惫不堪，抬眼望天空，星光微现，黄昏牵起离

思，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下片回忆自己的一段偶

然的爱恋，与情人华堂相遇，秋波传情，暗定密约

的种种动人经历。

3、“今 - 昔 - 今”循环模式

这类词作中，词人先是叙写现在的景或事，由

现在的景或事勾起回忆，回忆之后又回到当下，两

次将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感情的表达更进一步。

《清真词》中此类作品有 7 首，如《青房并蒂莲》（醉

凝眸）、《虞美人》（淡月笼云松溪路）、《尉迟杯》（隋

堤路）等，以《虞美人》（淡月笼云松溪路）为例：

淡云笼月松溪路。长记分携处。梦魂连

夜绕松溪。此夜相逢恰似、梦中时。   海山陡

觉风光好。莫惜金尊倒。柳花吹雪燕飞忙。

生怕扁舟归去、断人肠。

本词虽是小令，篇幅较短，然起伏亦大。首句

写现时的场景，在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词人和一

位别离多时的故人重逢于松溪路上；接下来说分

手之后，自己曾经梦见过故人，是对过去的回忆；

继而写今天相遇的情景：他乡遇故知，既有高兴，

也有忧伤。词中叙写的时间先是在当下，然后转

入过去的梦境，最后回到当下，很好的表现了词人

重逢故人的喜悦心情。

4、今、昔交错模式

这类词作中，“时空转换”很复杂。有的词主

要按顺叙转换，同时结合别的转换方式；有的词

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跳跃，回环往复；有的词

中你甚至难以分清作者所写的到底属于何时何

地。现以《风流子》为例来略微窥视这一种情况：

枫林凋晚叶，关河迥，楚客惨将归。望一

川暝霭，雁声哀怨，半规凉月，人影参差。酒

醒后，泪花销凤蜡，风幕卷金泥。砧杵韵高，

唤回残梦，绮罗香减，牵起馀悲。 　　亭皋分

襟地，难堪处、偏是掩面牵衣。何况怨怀长结，

重见无期。想寄恨书中，银钩空满，断肠声里，

玉箸还垂。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

词的上片，词人先是黄昏远眺，继而月夜独

饮，随之酒醒梦回，时空按着顺叙变化。“牵起余

悲”引起下片的回忆。从“亭皋”开始时回忆当时

分别时候的难舍难分；从“想寄恨书中”开始是

对将来的设想，想象分别后词人和那位女子相互

思念；最后作者直抒胸臆，所有相思、不舍都归结

到“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一句。这样的作品

在清真词中为数不少，前文论述转换次数时列举

的词作多是此类，另外如《锁窗寒》（暗柳啼鸦），

其转换同上举《风流子》类似。再如《倒犯》（霁景）

里面作者先写现时的满月，继而回忆当时送客时

候看到的新月，再设想将来月亮照着路途上的自

己，最后回到现在感慨年华老去。这些词作中，作

者笔端生风，在过去、现在、将来来回跳跃，让人有

应接不暇之叹。

（三）“时空转换”方式之巧妙

前人词作“时空转换”处多用标志性的词作

为提示，柳永、秦观也只是在个别词作中没有运用

“时空转换”的标志性词语。而在清真词中，涉及

“时空转换”的词作大致有一半是这样的情况，即

转换处没有提示，须仔细体会词中含义方能明白

作者神奇之笔指向何处。正如夏敬观《蕙风词话

诠评》里面说：“清真非不用虚字勾勒，但可不用者

即不用。其不用虚字，而用实字或静辞，以为转接

提顿者，即文章之潜气内转法。”[4](P26) 此类词作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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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如《过秦楼》：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

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

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

今千里，梦沉书远。 　　空见说、鬓怯琼梳，

容销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

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

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

从开始到“惹破画罗轻扇”是在描写一位女

子在月下扑打萤火虫的画面，温馨而娴雅；接下

来是写词人独自一人夜久凭阑，夜深了还是没有

入睡；从“人今千里，梦沉书远”我们方才知道原

来前面描写女子的场景全都是回忆，词人对女子

“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的场景印象极其深刻，

是词人同该女子在一起的甜蜜场景，以至于长时

间过去之后仍旧记忆犹新；下片先是想象女子思

念自己，进而回到当下景物的描写；最后两句以

景结全词，细细体味，时间当是已经转换到了黎明

时分，因为灿烂的夜空已经只剩下“稀星数点”。

整首词里面由现在及过去，由过去到现在，时空全

凭着作者的思绪和情感的流动而变化，自然无痕。

再如《夜飞鹊》：

河桥送人处，凉夜何其。斜月远坠余辉，

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

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花骢会意，纵扬

鞭、亦自行迟。   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

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

迷。兔葵燕麦，向残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

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

本词题目唤作“别情”，当是写送别无疑。一

开始词人便点明时间和地点，接下来写送别的场

景以及别后的情况；下片“何意重经前地”一句

是绝大的转折，仔细体味才知道，原来前面所写都

是词人旧地重游时候的回忆，之前的一切顿然化

作烟云飘散，剩下的是词人怀着极度忧伤的心情，

望着情人离开的方向，喝着酒，唏嘘叹息。全词没

有任何时间上的提示性词语，体味下片的叙写方

才知道上片全是虚笔。

当然，周邦彦也将这类转换运用到了令词的

创作中。试看这首《醉桃源》：

菖蒲叶老水平沙。临流苏小家。画阑曲

径宛秋蛇。金英垂露华。    烧蜜炬，引莲娃。

酒香薰脸霞。再来重约日西斜。倚门听暮鸦。

关于此词，俞平伯有言曰：“此调有三奇。一

章法之奇，二句法之奇，三意境之妙。调凡八句，

以四句写景，两句记艳，似乎明白，然忆与想，真与

幻，今之与昔，咸不辨也。全为虚宕之笔，得末二

句叫破之，此章法陡变之奇也。”[3](P195) 也就是

说，前面六句都是回忆当时相见的情景，最后两句

方才用实笔，写当下的情境。仔细体会后两句，全

词大意应该是这样：上次相遇之后词人与这位女

子再次相约会面，可是自己来到约会地点时，伊人

未至，词人只得在夕阳的霞光掩映之下，倚门听鸦

声的凌乱。此词仿佛都是在描写现在的场景，读

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前面的一切都只是回忆，而作

者并没有用时间性的词语做出提示，读者必须自

己体会词人的笔锋所在。清真词中这样巧妙的转

换方式见于许多词作，篇幅有限，此处不一一举

出。

二、清真词“时空转换”的艺术效果

清真词中运用了如此多的“时空转换”，必然

产生与周邦彦之前词作不一样的艺术效果。这里

分两点说明。

（一）结构层次感的增加

柳永词往往在一个层次上进行详细委曲的描

写，将词写得极肥，如此便显得单薄。周邦彦词之

创作受柳词影响甚大，且清真词中如柳词在一个

层面委曲描写的词作也有一定数量，然而其大多

数词作在对一个层面描述之后便转换到另一个层

面，这样便避免了流于浅薄的毛病。正如沈祥龙

在《词论随笔》里说：“词能幽晦，则无浅滑之病，

能邹瘦，则免痴肥之诮。观美成、张子野两家词自

见。”[1](P4055) 又如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言：

“勾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勾勒便薄，清真愈

勾勒愈浑厚。”[1](P1632) 清真词越勾勒越显得厚重，

正是靠其结构上的奇崛。清真词中大量词作“时

空转换”次数繁多，时间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跳跃

的时候，词的意境便随之转换了。可以说，正是“时

空转换”这一手法的运用使得清真词层次多变。

清真词中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词作当属《瑞龙吟》

（章台路）和《兰陵王》（柳阴直）。此二阙前人多

有论及，现另举一例，《花犯》：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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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

冰盘同燕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

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

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

黄昏斜照水。

 

此词是咏梅之作，本需要勾勒，且看清真笔法：

从“粉墙低”到“疑洗净铅华，无限佳丽”是写今年

赏梅花时候的情形。“去年”开始进入回忆，描写

月下雪中梅花的样子，也用的是比喻。下片“今年”

开始又回到现在，抒发忧愁之情。“相将见”之后

转入了对将来的悬想，当梅子可以煮酒的时候自

己应该在“空江烟浪”里了。最后三句仍然为一转

换，“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是在将来回

想现在的梅花，正如林逋所吟：“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全词都是写梅花，然而作者描

绘的角度变换多端，叙写的场景在过去、现在、将

来之间跳跃着，这样的写法无疑大大增加了词作

的层次感，避免了浅薄的毛病，也就达到了“愈勾

勒愈浑厚”的艺术效果。此类词作数量很多，如前

述《瑞龙吟》、《夜飞鹊》等。分析这些词作，我们

看到：清真词层次之多，简直可以用摇曳生姿来

形容。这样的笔法在使得词作意境深厚的同时也

使得清真词在感情的表达上显得委婉含蓄，就是

所谓的“词贵愈转愈深”（沈祥龙《论词随笔》）。

（二）感情表达的委婉含蓄

全面分析清真词，我们发现：清真大量运用

“时空转换”的词作中，每当其感情将要表露无遗

时，词人便会跳至另外一个场景进行叙写；而在

叙写新的场景时，词人也总是浅尝辄止，稍作勾勒

之后便又转到了新的场景描写。如此一来，词人

感情的表达便显得含蓄婉约，往往直到词作的最

后才表露无遗，就如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千呼

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以著名的《兰陵

王》（柳）为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

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

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

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

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

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

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

里，泪暗滴。

此词历来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在于周邦彦

所写到底是“送客之辞”还是“行客之辞”，周济《宋

四家词选》里面乃为折中之说，谓是“客中送客”。

正如叶嘉莹所说：“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找到了如何

欣赏周词之门径，就不仅能探寻得其意蕴之丰美，

而且也能使此一困惑得到解答了” [2](P166)。本文试

以“时空转换”作为切入门径来分析此词：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开始一直到第一片

末尾，都是在描绘隋堤上“拂水飘绵”的柳树，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曾见几番”和“年去岁来”两句。

这两句是说如此这般“枝上柳绵吹又少”时节的

送别，作者经历过许多次。词人的笔触虽然是当

下，然而这两句的叙写使我们分明看到了词人先

前经历过的无数次折柳送别的场景。词人的厌倦

之情主要靠着柳意象的离别意蕴氤氲开来，仅在

“京华倦客”上稍一显现便作罢了。读到第二片开

头的“闲寻旧踪迹”一句，读者才知道以上所写都

是词人旧地重游所见、所感，是在当下。从“又酒

趁哀弦”一直到第二片的末尾，词人都在回忆自己

之前离开京城时的送别场景，笔触是在过去。到

第三片开头，作者方才挤出“恨堆积”三字，说出

自己的长恨。可是接下来词人并没有继续抒情，

而是转入了现时场景的描述：喧嚣嘈杂的渡口已

经恢复平静，唯有夕阳余晖掩映着无边的暮春景

色。这几句景物的描写使得刚才费尽千辛万苦才

透露出的愁恨暂时淡化了，当然这样是为了给作

者最后的抒情渲染一个无边寂寞忧伤的背景。“念

月榭携手，露桥闻笛”一句词人又回忆过去和心

爱的女子在一起携手同游。这样，作者感情的表

露又被延后。“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一句词

人又回到当下，词人心中不能排遣的厌倦、离恨、

忧愁等种种感情方才通过偷偷洒落的眼泪全都表

露出来。据此分析，此词便不是送别之作，乃是旧

地重游所写，同前述《夜飞鹊》一首结构相似。全

词在过去、现在之间反复跳跃，转换处不留痕迹，

感情每当快要表露时词人的笔触便转换到别的场

景，如此一来，词人感情的表达便含蓄而婉转、沉

郁却不粘滞。正如陈廷焯所言：

美成词极其感慨，而无处不郁，令人不能

遂窥其旨。《兰陵王》（柳）云⋯⋯遥遥挽合，妙

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1](P3787)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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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无疑要归功于其“时空

转化”手法所造成的欲说还休境界。这样的词作

于《清真集》中为数很多，这便成为清真词区别于

之前词人词作的显著标志之一。

若是从词体的发展史看，笔者以为，清真词所

广泛采用的这一手法显然促进了词体的“雅化”

进程。词的“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的

民间曲子词同我国文学史上的其他民间诗歌作品

一样，以感情的浓烈、抒情方式的大胆泼辣而著

称，可以说题材和用语的俚俗、抒情方式的直接为

其主要特点。如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枕前

发尽千般愿）：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

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

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

头。[7](P273)

全词没有文人词深婉曲折的风致和含蓄蕴藉

的神韵，其之所以激动人心而千古不衰的原因在

于词中主人公感情的贞烈以及这种泼辣、直接抒

情方式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震撼。这同汉乐府中

喊出“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

合，乃敢与君绝”的《上邪》如出一辙。

而自中唐白居易等文人着手填词以来，他们

开始以词反映文人士大夫的追求和志趣，开始在

潜意识中追求用语的雅致以及抒情方式的婉转，

词体也便朝着“雅化”的方向发展。如，欧阳炯即

强调《花间集》的编选是要“庶使西园英哲，用资

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6](P4) 显然，

他已自觉地将文人词与当时的民间词区别开来。

此后，两宋文人尤其是南宋文人开始刻意追求词

体的“雅化”。单就抒情方式而言，两宋文人词开

始追求那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正如前文所述，

“时空转换”手法的运用使得词人感情的表达不那

么直接，在感情将要表露出来时便转到了别的方

面进行叙写，从而产生了“山重水复”的艺术效果，

因而这一艺术手法便成为词体“雅化”的重要手

段。纵观唐宋词的发展过程，柳永词开始大量运

用“时空转化”这一方法，来增加词作叙写的层次

以区别于民间词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

直接抒情方式。周邦彦则将这一手法发展到了更

高的水平，从而使得词体的“雅化”到周邦彦这里

达到了一个高峰。提倡词体“雅化”的南宋词人

都受其影响，用“时空转换”使得抒情婉转这一方

法也为他们所继承。如姜夔，以他的名作《暗香》

为例：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

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

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

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

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8](P48)

“旧时月色”开始到“不管清寒与攀摘”，作者

回忆之前同恋人一起月下赏梅的情形。“何逊而

今渐老”到上片末尾，词人回到现实：自己已经年

华老去，似乎已经忘却了往日春风般绚丽的辞采

和文笔。令词人惊异的是，竹林外稀疏的梅花，却

将清冷的幽香散入华丽的宴席。词人此时下笔看

似极淡，殊不知往昔青春年少的热恋的甜蜜早已

在心里满溢起来，下片开始到“红萼无言耿相忆”

一句，词人仍旧在描绘当下：而今的水乡一片寒

冷寂静，想要折枝梅花寄给思念的人儿，可路途遥

遥，难以到达。只有对着梅花，流着眼泪回忆之前

同恋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至此美景怡人而佳人

不在，词人的思念之情当愈演愈烈，诉诸笔端却仍

是素雅、内敛之词。“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

寒碧”数句是对过去的回忆。最后，作者又回到当

下，“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是说梅花被寒风

吹落，自己何时方能重见梅花的幽丽呢？词人笔

在梅花而意在情人，实际上是在感慨何时才能与

思念多年的情人再续前缘，中间有一别不见的无

尽的感伤，又参杂着星点期许，令人感动不已。此

词中，时间在现在、过去来回跳跃，感情沉郁，同前

举周词类似，只不过姜夔词显得更加寂寞、清冷，

也更加得含蓄蕴藉，耐人寻味。比姜夔稍晚的吴

文英，其词将“时空转换”运用到难以索解词意的

地步，至有“七宝楼台，眩人眼目”（张炎《词源》）

之讥。这一过程也正如叶嘉莹所说：词人们用“思

力的安排”来写作，不再像唐五代以及北宋初期词

作那样，以感发取胜。”[2](P158-159)

总的来说，周邦彦转益多师，学习前人的创作

经验，成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清真词思力之妙，

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前人“时空转换”艺术手法

的继承和发展。这使得清真词摇曳多姿而婉转含

蓄，促进了词体的“雅化”，周邦彦也赢得了“词中

老杜”的不朽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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